
 

 

 

 

 

 

 

 

 

 

 

 

 

 

 

 

 

 

 

 

 

 

 

 

 

 

 

 

 

 

 

 

 

 

海外藝遊   2017 / 數位藝術研究與劇情片田野調查   成果報告 

地點       法國 德國  

時間       2017 年 9 月 12 日至 11 月 13 日 

藝術家     蘇哲賢  

 

 

 

 

 



 

 

 

 

 

Damur Huang – Berlin  

 

座落於中間地帶的 Damur Huang 該地區原本因為介於中間地帶，十分危險，所以建設不多。蘇

郁榮提到，因為兩德統一之後，這個區域聚集了很多青年人，從西德湧入。廉價的生活費用讓

青年人可以主張嬉皮的精神。這也是柏林具有某種自由與開放的性格知原因。他們約定好以放

蕩、無產、無政府主義的心情在此生活。Damur 也從自然博物館這個區域搬到這裡，也就是更

加強調自主、開放的方式面對設計。然而 Damur 的運作，卻結合了跨國資本，目前由蘇郁榮負

責經營與財務，麥肯錫來支持品牌維護。同時集合了固定的買家，而 Damur 更可以尋找世界各

地的衣料進行創作。打破設計師初創時期必須要自己同時設計並且經營的環境。 

 



 
 

 
 



 
 

Helmut Newton 

 

Helmut Newton (Australian/German, 1920–2004) 

 

 

Hotel room, Place de la République, Paris 1976 from Helmut Newton Special Collection 24 Photo Lithos  ,   

http://www.artnet.com/artists/helmut-newton/


1976  

 

 

Helmut Newton Foundation  

位於德國國家攝影中心 

 

圍繞的主題：Eros 

 

他的 Erotic Pictures of Fashion ，是由強烈的個人風格印記

所確立的。服裝的運用：私密性的、帶有玩樂性質、暴

露性意味的服裝。最重要的是其模特兒的姿態，帶有 SM

與強烈的性行爲切片。 

相信他的 Porno 色情氣息給予陳舊的、規範的時尚攝影

範疇，在他身所處的年代投下了重要的震撼彈。現場展

出他的妻子為他所做的 Video Diary  

紀錄片  Helmut by June 

。我們可以想像，在他的日常工作當中，以底片書寫是

他最主要的行動。而他的書架上的收藏，也充滿不少理論性的攝影書籍。 

因為性的意味，讓時尚攝影突然出現了某一種永恆性。揭露性的原始慾望，而非窺視。展現身

體與慾望的關係：赤裸揭開人對性的渴望。讓時裝攝影擺脫了產品型錄。 

 



 
 

 

 

法國國家電影資料館 （內部禁止拍照） 

 

觀看的裝置展覽。 

觀看的慾望，將靜態的照片轉為活動的影像，並且以光影的變化（攝影棚）進行時間的推移製

作（威尼斯的活頁影像製作）。 

蒙太奇系列講座與展覽。  

革命電影專題 

三首列寧歌（有聲） 

重新再看 KINO EYE 宣言。 

 

摘錄翻譯： 

 

 

我們無法使我們的眼睛比它被創造成的狀態更好，可是我們可以無限度地使電影攝影趨向完

美。 

 

關於攝影眼，一個賽拳鏡頭，但不是從身在現場的一位觀眾去看，而是去捕捉拳手不斷的運

動。或：一群舞者的鏡頭，但不是從一位坐在大表演廳裡，前面台上有芭蕾正在上演的觀眾的

角度去看。 

 

電影眼=事實的電影記事。 

電影眼=Kino-see 我透過攝影機觀看+Kino Write (我用攝影機在膠卷上紀錄)＋Kino Organize (我剪



接)。 

 

 

電影眼是對時間的克服，一種建立在可見事實持續交換基礎上的世人之間的視覺結合，是一種

電影文件，和舞台式電影的交流有明顯差異。 

 

 

 

 

德國國家電影資料館  

 

論述電影史：關於攝影機與放映機 

 

 

開頭即是談論當盧米埃兄弟在巴黎進行電影開創的同時，柏林也產生了相類似的放映機制。 

 

德國在製作劇情片的時期，熟悉的就是其表現主義的電影製作。運用巨大而煩雜的電影攝影

棚，並且在光影、佈景的處理上接續了歌劇院的製作野心。 

 

 

 

 

 

 

 

 

 

 

 

 

 

 

 

 

 

 

大都會電影 1929 佛列茲朗 導演



 

 



 

 



 
 

將德國電影製片場的實力投注在銀幕上的全力作品。 

美術佈景與服裝設計極致展現。 

劇本、奴隸，勞動，生產元素的科幻背景。指向當時的無政府主義、反烏托邦主義。 

 

1933-1945 的德國電影收藏。 

置於一堆抽屜當中，而展廳一走進去時，我只看見年表與海報。然而，電影管服務人員突然拍

了我的肩膀，告訴我，因為 1933 到 1945 年間的電影是被禁止公開放映的。他拉出了抽屜示意，

於是我得以知道把一個又一個抽屜裡的第三帝國時期的電影透過抽屜中的小型銀幕看到。產量

非常大，特別注意到除了宣傳類別的紀錄片之外，還有一部分就是在戰爭後期，有大量的喜劇

片（大部分都是古裝），我在想也許是要讓一直知道戰況不明朗的國民得以逃脫現實的悲慘。 

 



 
 

 

Robby MÜLLER  / Master of Light 光影大師特展 

 

出生於 1940 年代，Robby 被公認為是國際性的傑出電影攝影師。1964 年他從荷蘭電影學院畢業

後，他很快在 1970 年代崛起，不僅替文溫德斯拍攝電影，也參與了同時代的其他電影作者的電

影。1980 年代則為吉姆，賈木許拍攝了神秘列車、1990 年代則在 Dogma 電影先鋒拉斯馮提爾手

中拍攝了在黑暗中漫舞。 

 



 

 
展覽包括所有的電影攝影作品摘錄。以及分鏡手稿、燈光配置圖。我最感興趣的是他的拍立得

作品，以及他私人的影像日記，題為：Video Diary。在 Video Diary 當中，他自 1970 年代末期就

採用了 V8,Hi8 的小型錄影機進行電子攝影機的隨手拍攝。在其中，我看見了他的觀看方式，他

一直利用 Video Diary 來進行電影眼的探索，家人、野鳥、路邊景象都入鏡在其中。影像大膽而

實驗，我可以透過這個部分的展出，將日後拍攝 Dogma 電影的壹些質感，在這裡看到原始的源

頭。 

 

當然，他的攝影除了大膽的運鏡之外，我們可以看見的是，顏色的運用，尤其是替文，溫德斯

拍攝的巴黎，德州。 



 

 

 
 

 

 

德意志國家歷史博物館 – 俄羅斯革命大展 



 
 

2017 年適逢 1917 年十月革命一百週年。在柏林的德意志國家歷史博物館展出關於俄羅斯革命的

紀念展。 

 

第一部分的展覽，主要圍繞在羅曼諾夫王朝統治下的俄國。以藝術品、文件、器物為主。透過

包括各種民族的服飾，我看到的是一個並非純白色的俄羅斯。而是從服裝，我可以看見俄羅斯

內在的蒙古血液，以及帝國統治下的東方族裔。從階級來看，地主階層的富裕，體現在婦女的

精緻手工服裝，一件深藍色的皮靴雕工精緻，以今日的角度來看非常時尚與奢華。貴族階層因

為在帝國之下還負擔了軍事領導的責任，軍裝以及各種不同的徽章、帽飾成為身份與風尚的表

徵。以上兩項特徵，跟平民穿著有很大的不同根源。我姑且稱之那是歐式（或者說法式）的俄

羅斯對比蒙古的俄羅斯。接著是皇族的服飾，直屬於皇帝群的藝術品與服裝與貴族相比，最大



的不同是其刺繡、外袍都有很強烈的拜占庭帝國的氣息，莫斯科一向認為自己繼承了東羅馬帝

國，並且自稱為第三羅馬。至於歷史事件則有一小部分為日俄戰爭裡在中國的影像。 

 

 

 

第二部分的展覽 分為，時期則限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地點同時有東線戰場的士兵、以及國

內的叛亂與饑荒。另外則是王室的成員當時的生活切片。 

以器物的方式，呈現出士兵簡陋的配備，在照片與新聞紀錄片當中看見幾位士兵需要在戰鬥中

共用一把步槍的慘境。然而在國內，饑荒與農民的景況非常淒慘。 

 

 
 



第三部分則著中於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 

 

革命前奏裡的血腥星期日，說明了俄羅斯帝國的白色恐怖與高壓統治。有大量的紀實影像描述

了這個事件。 

 

接著是一連串的佔領皇宮事件。也有之前我就知曉的大量歷史資料。但是我最關注一小塊，就

是白軍的陣營的物件與影像，以及西方國家援助白軍的物件與照片。這是一小段被遺忘的歷

史。 

 

當十月革命已經建立之後，藝術歌頌著革命。我看見許多大量歌頌布爾什維克的畫作，以及領

導人列寧的肖像。革命紀念的終了，則題為烏托邦。 

以藝術品：PhotoMontage , 構成主義繪畫、前衛藝術風格來論述有關當時人們勝利的喜悅，以

及藝術家對於改造世界的渴望。裡頭包括關注了蒙太奇運動 

的先鋒作品：波坦金戰艦，還有其他的宣傳革命成果的新聞紀錄片。 

 

先鋒作品最終還是被社會主義國家文化指導原則所拋棄，取而代之的是寫實主義。同時思考先

鋒作品（前衛藝術）的階段性任務已經完結（革命成功），於是掌權者必將藝術指導原則轉為

相對保守的寫實主義（負責向農民，人工傳遞信息）。 

 

 

PARIS ACD 工作室訪問 

 

 
 

Particer /  

作為數位藝術家的我，在我成長階段時，我是從一個建築學校開始的，你問我 

怎麼轉為數位藝術家，我想說的是，在我的學習過程當中，有非常多戲劇、美術的學習，所以



當我完成建築的學位後，我還是能夠逐漸順利地往我想要的藝術藝術領域前進。 

 

在我每一個計畫當中，比如在台北進行的三件公共藝術裝置 The Doors , 因為對我來說，每一次

計畫，我都會做全面性的閱讀，跟回顧。 

 

何桂育 

其實，我們兩位都是從設計的領域進入到藝術創作。這方面我們抱著敬畏的心，因為在眾多偉

大的藝術家之後的我們，要達到任何一點創意、創作都是困難的。所以每一段在進入創作之

前，我們會進行比較縱向的、歷史的回顧，然後才開始進入創作。而在台灣，我們經常不會知

道相關的藝術家在做什麼，也不爬梳藝術史，以至於創作有時會流於表面。 

 
 

 

巴黎 Cartier Bresson 攝影基金會 Raymond Departon 特展 
 

 

 

1960 Raymond Depardon  

 

在里昂前往阿爾及爾的班機上，拍攝了這張照片。 

 

他說：這是我第一次前往阿爾及利亞，也是我在報社作為攝影師的第一次專題報導。我學習抱

著熱情的方式去冒險。 

 

歸功於我上個月為 Brigitte Bardot（法國豔星）拍攝了雜誌照片。於是我有了錢，可以 

我帶了一部彩色的 Rolleiflex 相機。以及黑白攝影用的 Leica 相機。 

 

 



 

然而在巴黎 1961 年 10 月 17 日 

 

在巴黎的警察，針對阿爾及利亞的和平示威展開了大屠殺。 

 

至今，政府從未對該事件進行道歉。 

 

 

1984 年，回歸了阿爾及爾拍攝。 

 

 

政治的文字 : 

 

 

我已經好久，不存在了。 

雖然我作為一個攝影師，作品是偉大的，傑出的。 

然而作為一個人，我什麼都沒有達成。 

這真是太可怕，太可悲了。 / Raymond Depardon  

 

巴黎網球美術館 錄像藝術與攝影 
 

 



 
 

 
 

 

 

觀看 Sensus 的紀錄片作品，該作品並非傳統敘事。而是類似文件、肖像的方式呈現。該作品聚

焦在小丑裝扮舞者，在教堂裡呈現儀式性的洗淨效果，一氣呵成，採用數位錄像，全景，誇張

的肢體與情緒。 

 



龐畢度中心 前衛影像藝術家

MALANI

 
 

 

 

 



 
 

 

 

 

 

巴黎移民博物館

 
 
 

此地收集了自古法國接受了歐洲各地，乃至於近代非洲、亞洲的移民。移民的歷史非常長久，



在一次大戰前，就有大量波蘭與義大利的移民到法國。包括巴黎公社就是由一位波蘭裔的軍官

所領導，在巷戰與政府作戰。也有大量的猶太移民。這裏特別提到了胡志明先生，在巴黎和

會，他與越南學生主張越南人的民主、自由與平等，當場被列強驅逐，四十多年後，越南成為

了一個獨立的國家，驅逐法國人，打敗美國人，抵抗中國軍隊。此處收藏了許多移民的日常生

活文件、器具。並且用動態影像的方式呈現移民進入法國後的工作與生活樣貌。令人關注的

是，勞動與政治權利都在展覽當中被關注。新一代的中國、北非移民除了勞工處境外，娛樂也

被在其中所呈現。當日有小學生由老師帶領參觀，是課程的一部分。 

 

 

 

 

 

 

 

 

 

 
 



 

 
 

 

歐洲攝影博物館 

 
 

 

中國攝影家 Zhong Wei Xiang  作品專題 Face to Face  



不僅包括平面攝影，還包括了動態影像的慢動作影像，捕捉男性的全身肖像。 

 

 
 

 

 



 

 
 

 

劇本田野調查訪問 
 

 



劇情片前期田野調查翻譯 - 巴黎理髮師篇  逐字譯者：陳俞安 

 

 

Julie (廣東裔法國人，二十六歲) 

Q：談談關於您在法國出生以及幼年的成長過程。 

A：我在法國出生，我有很多的朋友都是黑種人，我住在郊區，離市區沒有很遠，但是住的地

方沒有太多的亞洲人，因為住的地方有點危險，因此我警覺性特別高，對於生活上會特別注意

安全。 

 

Q：那麼，可以繼續談談您的成長過程，像是為何您的居住地會如此危險？ 

A：因為我住的地方很貧窮，所以當我要回家時都要特別小心，也不能太晚回家，因為這裡大

家都很貧窮，所有人都有可能去偷竊，這些人通常都是失業者或是從事幫傭的工作。 

 

Q：剛剛大部分您談的都是生活的地方，能不能再談談您個人的部分，或是您的幼年時期對於

生活環境是什麼樣的感覺？ 



A：說真的，我的感覺不是很好，當我開始慢慢地長大時，我感覺生活在沒有未來的地方 ; 之

後，為了離開這裡，我開始找許多在巴黎的學校，希望能在巴黎找工作，因為這裡不是我的世

界，也不是我想要的，這裡太保守使我沒辦法進步，所以我決定去巴黎，去找工作、去認識更

多的朋友。 

 

Q：您居住的地方在巴黎郊區的哪裡呢？ 

A：在博比尼(Bobigny，位於巴黎的東北郊)，九三省，那邊真的很危險，你什麼也不能做，根

本無法在那邊工作、賺錢 ; 當你要回家時，你也必須要早點回家，因為那裡的治安真的很不

好。 

 

Q：那麼，您後來找到什麼學校？學習哪一方面？ 

A：一開始，我在博比尼學美容，直到去了巴黎才開始學習理髮 ; 我開始去學理髮是因為我有

一些朋友們是理髮師，她們有她們自己經營的髮廊，當時，她們有詢問我是否想學，所以我就

決定去巴黎學習理髮，拿理髮師的文憑，這樣也可以像她們一樣經營自己的髮廊。 

Q：我們現在來談談您的父母、您的家人們 

A：我的外婆在我出生之後她就不在了，我跟我的父親不是很熟，甚至我父親的家人們，我都

沒有什麼接觸過，我跟我的母親比較親近，非常親近，直到我長大後，變成我有我的生活她有

她的生活，就是每個人都有她自己的人生 ; 我的父母，媽媽住在歐洲，爸爸住在亞洲，他們無

法連結，因為太遠了！我覺得這樣對我也好，因為他們真的無法理解彼此，而且他們很早就離

婚了，所以在我還沒懂事之前，我幾乎沒有看過他幾次，我是跟著媽媽長大的，還有我的哥

哥，我跟我的哥哥也不是很親近，他的精神狀態好像沒辦法跟我們溝通。 

 

Q：好，那麼剛剛您有跟我提到您曾經去過香港 

A：對，在十五年前，當時我十一歲，要回去參加喪禮，是我的爺爺過世，也在那個時候，我

認識了所有的親戚，而都是為了這場喪禮，也從那時候開始，我才真的認識我父親的家人們，

他們看起來很嚴肅，可能當時我還小，對我來說，場面很大，因為還小，他們都算願意親近



我 ; 我記得，當時我們一起吃午餐，然後去市區走走，後來跟一群親戚們吃飯，我們就是一直

跟著他們的家人，我沒有什麼機會跟他們說話，因為他們都是自己一群人。 

 

Q：像當時您才十一歲，對於香港是什麼印象跟感覺？ 

A：感覺是另外一個世界，很大，對我來說是新的世界，所有人都講中文，讓我有點不知所

措，所以我就一直跟緊著我的父親以及我的哥哥，所以在那時候，我跟我的父親感覺有比較親

近一點，他帶我們去城市的市中心，有很多的商店，很多人講中文，也在那時候我開始認識我

的根源。 

 

 

 

Q：你們只有待在香港嗎？還是有去其他地方？ 

A：我們只待在香港，不過我們有搭船去一個地方，但是我覺得沒有什麼差別。 

 

Q：再問一個個人問題，當我們第一次見面、認識的時候，您是什麼感覺？正面、負面的都可

以說。 

A：對我來說，是正面的，因為妳看起來是和善的，感覺很含蓄的人，讓我想要跟妳說話，妳

整個人看起來是很認真的人，也很專心在妳想做的事情上面 ; 當時，大家英文也不好，妳的法

文也不流利，感覺妳有些需要幫忙的地方，再來，我們又都是亞洲人，所以對我來說，更容易

想要去親近你，所以都是正面的，妳看起來真的是很認真的一個人。 



 

Laurent (法國人，四十七歲) 

 

Q：我們來談談您在理髮界的經歷，從什麼時候開始從事理髮行業？ 

A：我從事理髮已超過二十年，我之前在法國中部，而我來到巴黎是因為我很喜歡一位理髮

師，他的名字叫約翰 ‧  馬克 ‧  馬尼亞蒂斯（Jean-Marc Maniatis），他是一位很著名的理髮

師在七零、八零年代，我很喜歡他所做的作品，所以後來我就到他那裡學習他的技術、眼光，

更是為了他的經驗而來。所以，我也就在約翰 ‧  馬克 ‧  馬尼亞蒂斯這個髮廊工作，我在約

翰 ‧  馬克 ‧  馬尼亞蒂斯工作最少有十七年，之後，有三年我跟我的夥伴就是我現在的同事

們一起開了這間髮廊，也跟以往的地區不同，而我們的客人們也跟著我們一起來到這裡。 

 

Q：像您已從事這個行業超過二十年，對於過去與現在您認為有什麼不同？在您的領域裡，或

是整個法國的理髮界。 

A：對於過去，最大的不同是我學習到約翰 ‧  馬克 ‧  馬尼亞蒂斯他們的理髮方式，他們理

髮方式比較自然、較少的傳統理髮方式，不像一般你看到的髮型，也不是很誇張的，是不刻意

的創造髮型的樣子，而是更自然的 ; 約翰 ‧  馬克 ‧  馬尼亞蒂斯說過，「我們不是為了做而

做，美的髮型是讓人真的自然的散發出美。」，所以理髮是要愈簡單、愈容易整理愈好 ; 而讓



這個行業變化的不外乎是電腦、部落客、Instagram、Facebook，所以跟過去相較，更容易被

展示出來，變得更簡單，這就是改變的地方。 

 

Q：那麼您可以談談這個行業的正面與負面，對您來說 

A：關於正面的話，我們可以在任何地方展示，但在這四間店（Jean-Marc Maniatis 在巴黎有四

間店）我們沒有什麼在Instagram打廣告，因為我們在一天之中都是忙碌的，有時候還是會做，

其實我們沒有什麼時間，我們一直都很多顧客，當我們有時間時，我們會拍一些照片，但我們

沒有什麼時間拍髮型的之前與之後，所以我們只是偶爾發照片上去社群網站，我有時候會幫忙

經營 Facebook，我通常都不會是發跟髮型有關的資訊，我比較喜歡發些幽默的資訊或是比較

復古的，又或是比較老派系列的風格，我比較喜歡分享這些。所以最重要的影響還是部落客，

當然還有工具的進步與演變。 

髮廊也改變很多，像我第一間髮廊，我做了很多傳統燙髮（Permanent，永久性燙髮），或是

Mis en pli（短暫性捲髮造型）而現在我們都用弧形的離子夾（Styleur），所以我們現在非常少

在做燙髮，而在我們的行業裡，我們也會修剪鬍子，即使我們不是男性理髮師（Barbier），我

們不剃鬍子（Raser），我們在髮廊沒有剃鬍子的服務，但我們還是會修剪鬍子，這些也是職場

上的演變，因為有時候一個潮流會消失，也會有再回來的時候。 

啊！我又想到有一些話，我想要說，我可以說嗎？ 

當然，沒問題！ 

還有另一方面的改變就是，在另一個髮廊，我的第一個髮廊，我們工作時大量的使用推剪

（Tondeuse），我們剪很多短髮（他在說男士剪髮），但當我進約翰 ‧  馬克 ‧  馬尼亞蒂斯，

我們就剪比較多不同種髮性的長髮（包含男女），而在約翰 ‧  馬克 ‧  馬尼亞蒂斯的十七年，

我幾乎不再使用推剪，我只用剪刀，而現在我們有了自己的髮廊，我把它混合在一起，意思就

是因為潮流已經改變了，所以我們重新剪短髮、剃鬍子，我們開始重新使用推剪，但是也融合

運用了約翰 ‧  馬克 ‧  馬尼亞蒂斯的技術，就是乾髮剪頭髮，以及剪髮更加精確，所以這些

都使我可以運用這些技術與經歷，也可以透過不同的技術讓每位顧客享有適合的方式及潮流。 

 

Q：那麼，現在來談談您個人想法，對於法國的理髮行業。 



A：我個人待過很多髮廊，有很多的經驗，而這些我待過的髮廊都是屬於比較高級的，而約

翰 ‧  馬克 ‧  馬尼亞蒂斯就是待過算是很高級的髮廊，所以眼光不同、較有指標性的、時髦

的，也很巴黎、很法國，在學習上也較簡單與現代性，相較於鄉村地區就比較傳統。 

 

Q：現在法國的社會跟過去已有所不同，甚至是法國的下一代漸漸地離開法國，您是怎麼看的

呢？ 

A：當我們有了經驗後，我們會想要利用其他人，我們會想要看到更多，所以很多人會想要離

開，例如：約翰 ‧  馬克 ‧  馬尼亞蒂斯（這裡是指髮廊整體，而非人）也是，我們沒有把自

己兼顧好，以個人來說，意思是說，我們沒有一些聚會聚在一起，最後離開前是有的，但是有

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沒有像一個團隊，最後的時候有一點點，但有十幾年來是沒有團隊關係

的，這是需要的！應該召集大家一起談談有什麼需要好的或是不好的要改進，而現在我們的團

隊是有的，我們偶爾會一起出去吃飯，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瞭解彼此有什麼是好的或是需要

改進的，我們的顧客或是我們雇主也是，都是必須要關注的，約翰 ‧  馬克 ‧  馬尼亞蒂斯的

團隊在這方面做的不夠，當然，我們還是有一直關注國外的訊息，尋找我們缺乏的，像我們有

很巴黎的品味，很高評價，巴黎就是一定要這樣、這樣，像這樣的鞋子、這樣的過程，沒有什

麼怪異的品味，有一點點，但不多，如果我們需要奇特的，或是一些比較獨到的，我們會在其

他國家尋找，為了獲得不同髮色、膚色、髮性，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在國外尋找。 

 

（From Facebook）： 

最後我忘記談到我工作的初衷 ; 我總是這樣說：「不是我選擇這份職業，而是這份職業選擇了

我。」，我七歲的時候，我母親把三股羊毛卡在我的抽屜裡，所以我就開始用羊毛線編成辮

子，後來我也開始想要在所有的女人頭髮上編辮子 ; 之後，第一個成為我的娃娃就是我的奶

奶，然後，我的堂姐妹們也成為了我的芭比，甚至我沒有學過理髮的技術，我也剪了很多的頭

髮 ; 這就是這份職業的到來！ 

 



 

Laura (血統越南，出生寮國裔法國人，約四十幾歲) 

 

Q：您從什麼時候來到法國的？ 

A：從八零年代開始，我會來到法國是因為...當我在寮國跟我奶奶的時候，我已經有很多的家

人已經在法國，所以在幾年後，我阿姨、奶奶和我就來到了法國。 

 

Q：那麼，您的家人是為什麼而來到法國？ 

A：因為早期他們是政治難民，我阿姨是越南人但出生在寮國，在早期，寮國是沒有工作可以

做的，是非常困難的，所以她想要離開，一開始她先去泰國，後來過了幾週後，日子實在太困

難了，當時是七零年代，法國...應該說整個歐洲、美國他們都在幫助這些政治難民，所以他們

開始詢問是否有意願來法國，或是美國、澳洲...等等，所以你有選擇的權利，我阿姨就選擇了

法國，再來，她也有認識的人住在法國，可以很容易地幫她找到工作，所以她的兄弟姐妹們也

跟著她一起離開來到了法國，找到工作、有了居住地方，她就開始安排我和奶奶來到法國。 

 

Q：那麼，您可以談談在你去法國之前的生活嗎？ 



A：我當時還很小，才九歲，一切都很好，有飯吃，完全沒有遭受到什麼苦痛，我的奶奶總是

看護著我，我覺得是我奶奶比較有一些苦痛，因為她女兒也就是我的阿姨，但是我沒有，因為

要我感受這些生活上的苦痛對我來說還太小去理解，像當時她是獨自一人，所以對我來說她比

我還要辛苦。 

 

Q：瞭解！那麼，對於您身為亞洲人，您覺得跟法國人有什麼不同？當您到了法國之後，您的

感受又是什麼？ 

A：我感覺我既不是越南人也不是法國人，但我說法語，我住在法國，但是.... 我有一點...我沒

有.... 怎麼說呢.... 我不知道我們是否可以說是國家...對，其實我就是介於這兩個國家之間，即

使我現在去越南，像我對那裡根本一無所知，或是我的血統是來自於越南，我又出生在寮國，

這是有點複雜的，再來，我根本對越南一無所知，我從來也沒去過，即使我哪一天去了越南，

我也不認為我是越南人，我覺得！而這裡呢...我在這裡工作，我....我們當然可以當作我們是亞

洲人....我不知道...不知道...我也不像是個法國人，即使我去投票，或是...就這樣。 

 

Q：當您小時候在法國上學時，您遇到不同膚色種族，如：白人、黑人，您的感受是什麼？ 

A：我覺得還好，都很好，有時候法國人的反應，例如：有時候我走在路上，他們可能對對著

你說『ㄐㄧㄣ ㄓㄤ』（有時候法國人在路上遇到亞洲人，會故意說一些異國的話，來挑釁外國

人。），這是讓人很受傷的，因為...即使他認為這沒有什麼，但是這對我來說，是不舒服的，也

因為如此，我也感受到我不是法國人，因為有時候一些字眼會讓我這麼想，即使我的國籍是法

國。 

 

Q：那麼，目前在您的生活當中，交友圈大部分都是越南人呢？還是有其他，如：法國人？ 

A：我其實都有，在我的工作上，大部分都是法國人，在其他生活上，我也有一些亞洲朋友和

法國朋友，我都有。 

 

Q：另外一方面，您為何會選擇從事理髮師？ 



A：一開始，我沒有真的想要成為一位理髮師 ; 當我在學校時，我是不喜歡學校的，我想要離

開學校的體制，所以我選擇了理髮，因為這是最簡單的方式，我可以少讀一些書，比較可以去

做手作的東西，所以我選擇了理髮，後來漸漸地，我開始喜歡上這個行業，而現在生活上我已

經不能沒有它，現在的我非常愛。 

 

Q：是否可以再聊聊您現在的家庭？ 

A：我現在有兩個非常俊美的孩子們，一個叫馬修（Matthieu），他今年十八歲，一個叫伊娃

（Eva），她十二歲，他們都很棒！我現在非常好，我沒有什麼大家庭，相較於很多的亞洲家庭

都非常多人，我現在就剩我阿姨一人，還有兩個孩子，他們都很好，非常小的家庭。 

 

Q：您還有家人在亞洲嗎？ 

A：完全沒有，現在就只有我阿姨一人。 

 

Q：當您小時候搬到法國後，您還有回去亞洲嗎？或是度假、旅遊...等等。 

A：沒有，從來沒有。 

 

Q：當您小時候來到法國後，您都住在什麼樣的社區？青少年的時候，您都做些什麼？ 

A：我阿姨、奶奶和我，我們住在法比安上校（Colonel Fabien）在巴黎十九區，我們住了幾

年，有兩個隔間，住的人有她的丈夫、我奶奶、我以及另一個阿姨，所以有五個人住在兩個隔

間，我們只住了一年，之後我們搬家，我們買了房子，跟以往比起來大很多的房子，但在郊

區。 

 

Q：當您到了法國，您的感受是什麼？相較於亞洲有什麼不同？ 

A：啊！我當時非常不好，因為我才九歲也不會語言，你什麼人都不認識，就像我講的我不會

說法語，所以我阿姨帶我去了一間是給年輕的外國人上的特殊學校，去到那邊都是為了學習法

語，甚至那時我還交了一個來自寮國的男朋友，我們同年紀，我們之間連個法語字都不會唸，



真的是非常困難！才九歲，也是一個不是太小或是太大的年紀，你還是能理解一些事情 ; 早期

的法國人是很偽善的，他們不是壞人，但你總是會感覺到一些不一樣的地方...不過只要你開始

交了法國男朋友，之後就沒什麼問題，法國人們也都很歡迎我們。 

 

Q：所以當時您上的學校同學也全都是外國人囉？ 

A：是，全部都是，我記得只有一個寮國人，而其他都來自世界各地，有越南、泰國。 

Q：都是亞洲人嗎？還是有一些歐洲人呢？ 

A：我不知道，我不記得了，但應該很多亞洲人，我覺得。 

 

 

  

亞裔田野調查對象 （柬埔寨） 

 
 

 

丈夫  / Bruce (法籍 柬埔寨裔)  

妻子  / Evon ( 化名，台灣籍) 

兒子  / Ivan ( 法籍) 

 

這對夫妻是在巴黎結婚的。目前住在巴黎近郊地區，當地主要群聚亞裔以及非裔移民，我透過

私人（非錄影的方式，為他們目前的生活、個人的歷史進行訪問） 

 



目前 Bruce 正在進行電腦工程師的進修工作，很快就要從原本的會計師工作轉換。而太太 Evon

則是專業的管風琴教師，兒子 Ivan 可以說流利的法語以及英語，目前就讀小學，該區域在恐怖

攻擊之後，亞裔以及阿拉伯裔之間的緊張情況蔓延到小學裡頭，Evon 在訪問當中有特別提到這

個情形，另外她的求學過程，以及入籍法國的經歷，都與今日亞洲移民的經驗不一樣，因為當

時 1990 年代，她是以藝術家的方式曲得居留權。她用高層法國生活習俗的訓練、文學的研究來

讓自己徹底融入法國社會。這過程的細節我以錄音的方式紀錄。 

 

 

Bruce 在亞裔社區當中成長，青少年時期沈迷於街舞始於流行樂團 Wanted，他的風格是

Breaking.Bruce 對於父親遭遇的苦難聽得很多，尤其是赤柬的事情。他打算這一兩年要組一個

團，由他的兄弟、他的妻子一起同行。從 Bruce 父親的家鄉逃亡路線開始，一路到泰國、法

國。我跟他約定，屆時要一同拍攝這場旅程。他的父親是嚴厲的，並且勤勞的水電工人。而

Bruce 成長當中與父母的關係都算平 

 

 
 

以下是文字摘錄與 Evon 討論的 Agenda (詳細內容省略) 

 



 
 

 

 

 

 

 

 

 

 



 
 

 

 

 

 

 

 

 

 



 
 

 

 

 

 

 

 

 

 

 

 

 

 

 

 

 

 

 

 

 

 

 

 

 

 

 

 

 

 

 

 

 

 

 

 

 



首次海外藝遊個人分享會 
 

 
 

 

 

 

 

 

 

 



 

 
 

 

 

 



 
 

 

 

 

 

 

 

 

 

 

 

 

 

 

 

 

 

 

 

 

 




